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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

 

公元一九六二年三月五日凌晨。 

斗转参横,风云突变。骠悍的西伯利亚寒流,骤然入侵东北地区上空。

乌龙山下阴云密布,朔风怒吼,高天上黑云倾榨,怪影幢幢。有的形似苍狗,

有的状如羔羊。千家万户的炊烟还未升起,天上却纷纷扬扬飘下一场大

雪来。正在这时,乌龙市西街,有两个小男孩同大雪同时降落人间。生儿

育女乃是件极平常的事,可是此时刻却透出极大的不平常来。原来小生

命呱呱坠地之时,正是农历壬寅年壬寅月壬寅日壬寅时,即虎年虎月虎日

虎时。 

两个产妇之一蕴静。是第一百货商店的营业员。她躺在炕上,肚子

拧着劲一阵疼似一阵,额头上不断滚下黄豆大的汗珠。她尽量忍耐着,不

想轻意惊动丈夫。可是这次腹痛比前一次厉害得多。忍不住呻吟一了声。

丈夫惠志学猛地醒过来。他看见蕴静脸色苍白。听她从牙缝里挤出几个

字来: 

“我觉病了！” 

“我就去找医生。”说完,他急忙蹬上裤子,穿上衣服,抓起帽子,冲出

门去。边走边系扣子,小风刀子一样往大脖子里钻。天阴沉低矮,大块大

块的乌云象要崩塌下来。风从灰色的云缝里挣扎而起,卷下细碎的雪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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雪越下越大。惠志学缩着脖子,一呲一滑,来到妇幼保健站。见那房门紧

闭,门上用按钉按了一个纸条,纸条随风抖动。哗哗地响,惠志学划了根火

柴,双手拢起,凑上去看那字条,上边写着: 

 

值班大夫因公外出,一会就回来,有事请稍等。 

西城街妇幼保健站 

 

惠志学只好在门口等候。风呼啸着,把大片大片的雪花扬进他脖子

里。他很冷,也很饿,后来就划了根火柴,点燃一支迎春牌香烟来吸.。他忘

记了带围脖,可没忘记带烟。因为上衣兜里无论春夏秋冬,老是有一盒迎

春烟和一盒火柴,只有过年那几天才换上大前门。惠志学喷出一口烟雾,

心里琢磨,这事也怪,大夫外出有公事外出,又不是接产。接产不能一会就

回来。不接产又有什么公事?天还没亮,又是大雪天,肯定是回家办私事。 

值夜班大夫叫崔桂花。她凌晨外出,还真是为了公事。原来在蕴静

第一次肚子痛时,和惠家隔一条胡同有个曲家,三十几岁的产妇和乃平自

己生下个小孩来。那时天还没下雪,风吼得正紧,和乃平躺在被窝里做梦,

梦见自己在大街上,憋了泡尿却找不到方便的地方。街上人来人往,又有

轰轰隆隆行驶的汽车。她找不到地方排泄,急得满头大汗。一个激灵醒

了过来。她披上棉袄上外面去,屋地本来有个尿盆,是个用旧了的脸盆。

男孩都挺大了。她有二、三年没有在屋里解溲了。就是数九寒天,也坚

持到外面去。她没开电灯,穿着衬裤,趿拉着鞋,走到院子里,她身子格外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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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,腿也有点不听使唤,蹲在雪地里,小解之后,却站不起来。挣扎着往前挪

了两步,蹲着不动。她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,于是双手死死地把着木头障

子，咬牙坚持着,一阵疼痛,又一阵轻松,很快就生下一个孩子来,就象一次

大便一样。孩子落地,她出奇的疲倦,双腿瑟瑟地抖。她感到有寒风从下

体吹进来,激灵打了个寒战,自语道:好冷啊!她听见上下牙齿相撞的声音,

象铁碰铁,非常清晰。她又听到婴儿的哭声,哭声距她很遥远。和乃平咬

咬牙。黑影里抓过铁锹,砍断脐带,尿泊里拣起孩子,用右手抱着,左手拽着

棉袄领子,三四步就闯进房门。她给屋里带进一股冷风和一片血味。和

乃平第一件事就是摸黑拉亮电灯,昏暗的灯光照亮婴儿。那孩子粘湿干

瘦,通体紫红,象只无毛的老鼠.他紧闭双眼,青蛙游水一样双足乱蹬,胯间

的小鸡儿冲天直立,好不醒目!和乃平看了骂道:“又是个死小子。”她盼

望生一个姑娘,把希望寄托这孩子身上。现在她彻底失望了,她感到一阵

昏眩。忙爬上炕。丈夫曲春生被小孩宏亮的哭声惊醒。睁开眼睛,见他

和老婆中间多了个不断啼哭的婴儿。 

“你生了?” 

“生了。” 

“你可真痛快!” 

“给你省了六元钱。”. 

曲春生歪着脖子喊：“省个屁?呆会儿还得把接生婆找来。” 

“都完事了,找她干什么?” 

“干什么?开出生证！现在家家粮食不够吃,你知道有多少人家老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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死了不消户口;又有多少人家没生孩子假报户口？不开出生证,能给你二

十七斤半粮食?真是!” 

曲春生吵得很凶,惊醒了熟睡的三个孩子。二孩子曲有文揉着眼睛,

看新生的小弟弟。睡在炕稍的大儿曲有武,翻了个身,脸冲墙又睡了。 

产妇说:“你给我倒碗水,渴死我了。”曲春生就给她倒了一碗白开

水。妻子咕嘟咕嘟喝了,委屈地说:“知道这六元钱省不下,把他生在炕头

上有多好,暖暖和和的!” 

崔桂花听曲春生说完情况,在门上留了纸条,就跟着去他家。进门掸

掸身上的雪,看了一眼闭眼嚎哭的新生儿,说了句:“长大准不是个省油的

灯!”又看了看产妇,见她紧闭双眼,脸色白中透青,眼裣已经浮肿。给她开

了药,又匆匆写了出生证,收了钱,留下药急急忙忙离开曲家。 

街上的雪越积越厚,崔桂花走得非常吃力。天暗人定,街上静悄悄地,

马路两旁的店铺都在雪中沉睡。她右手按在跨下的卫生箱上,左手握着

手电,一甩一甩的。手电的光束在灰暗厚重的雪幕上凿出一个白亮的隧

洞来,清亮的光线下,白色的雪花纷纷乱舞,十分好看。眼看就要到保健站

了,黑影里突然窜出一个人来,把崔大夫吓了一跳。她尖叫一声,忙把手电

光柱对准那人。那人惶急地喊到:“快,崔大姐,我家娘们要生了。” 

崔桂花照定了那人的脸。原来是馅饼铺的惠志学。她长出了一口气

说：“我当是谁呢,吓了一跳！” 

惠志学嘴唇哆嗦着说：“快,我家娘们......” 

“我刚从下边上来,水还没喝一口。” 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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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到我家坐了,糖水沏上再说。”惠志学说着顺手抢过卫生箱,自己

背了,拉了助产士就走。崔桂花抽出手来,到门上前撕下那纸条,回身跟着

惠志学,一路小跑到他家,一推开门,惠志学就闻到一股腥甜温热的血味。

当他看到倒在地上的妻子,“啊”地一声惨叫,跺着脚,放声大哭。连临床

经验丰富的崔大夫也感到问题的严重、惊慌不安。只见产妇双目紧闭、

面色铁青,下身一丝不挂,四仰八叉地躺在血泊中。大夫知道这是临产大

出血所致。孩子已经生下,但却看找不到婴儿。崔桂花忙打开卫生箱,拿

出不锈钢镊子,从血泊里挑出脐带来，这条纽带弯弯曲曲,一直通到乌黑

的陶制尿罐。她捡起那个小东西提在手里,阴沉着脸问： 

“要大人还是要孩子？” 

惠志学面对女大夫咕咚跪地,声泪俱下地：“都要!我的姑奶奶,你救

救命呀！” 

大夫命令他快生火,惠志学爬起来去生炉子。手脚哆嗦着,不听使唤。

崔桂花试试蕴静鼻息 ,尚有微微的热气。忙回转头,卫生箱里拿出剪子,

“咔嚓”一声剪断脐带。那只大手依然高高地提着孩子。惠志学小心翼

翼的打开炉盖,放进细碎的木柴,用半张报纸点着,竟没有一丝青烟。他放

进大块木柴,撮了锹煤,手拿炉钩,却弄不开炉盖。抑制不住心里一劲突突,

他盯着崔大夫,见她右手食指撬开婴儿小嘴,抠了两下,抠出一团白色的

粘液。使劲一甩,粘液象一口粘痰“啪”落在地上。又见她用大手照孩

子后背“啪、啪、啪”了三掌。他期待孩子“哇”地一声哭出来。那孩

子却一动不动,象条死鱼,脊背上泛着紫色的光。惠志学的手颤抖着,一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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煤全都撒在地上。他看见乌亮的煤块滚到妻子苍白的手指旁,就府下身

去,要搬动躺在地上的妻子。崔桂花一声断喝： 

“别动!” 

惠志学急得直跺脚。再看时,只见女大夫抹去头上的汗水,双手托着

婴儿,和小东西嘴对嘴的吸气.他听到一阵咕噜声,只见女大夫一手拎着

孩子,一手叉开巴掌,照着小玩艺后背“啪、啪、啪”又是三掌,停了一秒

种,只听孩子哇地一声,大哭起来。惠志学手里的一铲煤,全撒在地上。他

看见倒提的孩子小手乱摆,两腿之间咖啡色的小卵子和朝天锥的小鸡。

激动得扔下煤铲,坐在地上大声干嚎起来。崔桂花两下包好孩子往炕上

一扔,象扔一个枕头.她嘟嘟囔囔地说：“算你小子命大,若不是遇到我!” 

女大夫见惠志学咧着大嘴,哭不象哭,笑不象笑,没好气地说:“哪象个

老爷们,过来,帮我把她抬上炕,你楼着她的肩膀,慢点,高抬,对,轻轻地,轻

轻地!好!” 

惠志学已经满头大汗。他看见妻子的臀部,有血水流出来。肚子里

象塞了块冰,从心里里往外冷,直冷得浑身发抖,手也凉了。他想去生炉子,

还想收拾地上的血污。但他什么都没干,他冷得上牙打下牙,得得乱响。

他呆呆地看着大夫抢救妻子。崔桂花拿出针管装上药,用酒精棉球在蕴

静屁股上蹭了几下,嘴里嘟囔着：“打一针抢心剂!”打完,放下药针。又

拿出一个针管,打开一个小药瓶,抽了两只红色的药水,用酒精棉球蹭了

蕴静的屁股,嘴里嘟囔着：“打一针止血药一一仙鹤草素。”接着她换

了一个又粗又大的针管,一连打开五支葡萄糖,加了两支维 C在蕴静静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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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注射了。然后她开始擦产妇身上的血污,她擦得很仔细,擦净,擦完给她

盖好被子,三个手指放在产妇的寸关尺上,闭目诊查脉象。突然,崔桂花睁

开眼睛,对惠志学挖苦地说： 

“你可真行,到现在没点着一个炉子!想把她冻死怎的？” 

惠志学忐忑不安地问：“怎么样?没危险吧?” 

“不好说一一你马上生好炉子,看这屋多冷!” 

“我、我这手不听使唤。” 

“你把炉子生好,烧了水,她也该缓过来了。” 

惠志学如获圣旨,三下五除二生着炉子。炉盖的缝隙闪耀着红亮红

亮的火光。他提来一壶水,坐在炉子上。然后收拾地上的血污,还不断地

抬起头来看看炕上的两个女人。那大夫眯缝着眼,似乎把精神都集中在

蕴静的脉上了。蕴静双目紧闭,嘴唇黝青。炉上的水壶“哧、哧”地响

着,壶嘴冒着白气。“水开了。”惠志学说着忙沏了两碗红糖水,一碗递

给崔大夫,说声:“你喝!”又端起一碗,拿调羹调着,还不断嘶嘶哈哈地吹

凉气。拘谨地问：“喂她点儿糖水行吗?”崔桂花说接过水碗说：“再

等一会儿,她会要水的!” 

说完,一手端碗大口大口地喝水,另一只手的三个指头仍在病人的腕

子上。她不紧不慢,喝完一碗水,放下碗命令道：“把那碗水给我。” 

她接过碗,舀了一匙水,放在嘴边试试温度。只听产妇轻轻地呻吟一

声,细微地说了声： 

“水。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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惠志学扔了笤帚,两步窜到炕沿,嘴唇哆嗦着说：“啊啊啊......” 

崔桂花饮了病人两匙水,蕴静闭着眼孩子一样喝了。她慢慢睁开眼

睛。看了一眼崔大夫,又看了一眼丈夫。而后她就轻轻地扭动脖子,吃力

地转动着眼珠,象在寻找什么,崔桂花对惠志学说：“孩子,快把孩子抱过

来！” 

惠志学笨手笨脚抱起孩子,递到妻子眼前,带着哭腔说：“小子,生了

个小子!” 

蕴静看着胖呼呼的小男孩,双眼涌出热泪。 

“多亏崔大姐,救了你,救了孩子两条命!” 

“我再晚来一步,大人孩子全完蛋了!” 

蕴静感激地看着她说：“大姐,你是我们娘们的救命恩人!我家祖祖

辈辈......”她用冰凉的手指,无力地捏着崔大夫的手。崔桂花拿出两支百

分之二十五的葡萄糖,打开倒进小碗,叫惠志学兑了点开水,用小匙调了,

喂那小孩。一边喂着一边夸奖：“好家伙,方头大耳,天生当官的相,像谁?

像咱商业局的邴局长!” 

惠学不加思索地说：“邴局张是我姐夫。” 

产妇的脸一下子变白了,嘴唇哆嗦一下。惠志学看孩子吸允糖水的

小嘴非常可爱,没有察觉这细微的变化。  

“我接产接了这么多年,头一回遇到这么富态的孩子,长大准能当

官!” 

说完她就去洗手,嘴里还在夸孩子。她很快收拾好器具,装进卫生箱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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惠志学一把夺过小箱子,递上一盒蛋糕说：“你先垫巴垫巴,我马上就做

饭,不吃饭绝不让你走。” 

“我也真饿了,有蛋糕有糖水就行了。你先给她熬碗小米粥!” 

惠志学忙去淘米做饭,煮鸡蛋。小火炉哞哞直叫,水壶的热气越冒越

大。喜气洋洋地。女大夫大口大口地吃蛋糕,剩下一半,用纸包好,说:“这

些给我家胖丫拿回去。”惠志学看看收据,连药费,带接生费共计九元八

角。他拿出一张十元卷,交给崔桂花,把找回的两角揣起,又掏出二十元钱

说：“大姐,这点儿心意请你收下!”崔桂花推辞了半天,最后说：“不是

我不要,实在是太多了。这么着吧,咱以实为实,我收十元。”惠志学说：

“你要是瞧得起你兄弟,就都拿着。”崔大夫说：“拿你十元,也是头一

回。再多是不能拿了。”惠志学只好说：“以后慢慢报答吧。”女大夫

乐颠颠地走了。惠志学送出门去,千恩万谢。回来,给妻子盛小米粥扒鸡

蛋,忙得不亦乐乎。蕴静喝了粥,面色渐渐泛上血色来。她老是偷眼看着

丈夫,见他坐在那里一动不动,双手托腮,默默地想着什么。就怯怯地问：

“你在想什么呢?” 

丈夫所答非所问：“就叫他长盛吧,长久的长,兴盛的盛!” 

炉子上的水壶吱吱响着,白色的热气给屋子争添了温馨;桌上的五灯

收音机播送着优美的步步高乐曲,碧绿的猫眼,闪动变幻,非常好看。极度

虚弱的蕴静闭着眼睛,不住轻轻地模抚着婴儿嫩嫩的小脸。疲惫不堪的

惠志学躺在炕稍,呼呼睡去。 

崔桂花怀里揣着钱,匆匆往妇幼站走。雪早已停,风也住了。她在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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里骂道：“这场大雪,就是给这两个小王八羔子下的。” 

她背着卫生箱,走到十字街角,忽听后面有人喊她,回头一看是今天

凌晨开出生证的产妇曲家媳妇。在屋里看着还差,一到外面,脸色显得更

加憔悴。她额头上围着一条旧毛巾。腋下夹着个带补丁的面袋子。崔大

夫心里纳闷,有什么了不得的大事,刚生下孩子就往外跑,大冷的天不怕

做病？话就脱口而出： 

“大冷的天,你这是干什么去呀？” 

“给刚生下的小王八犊子落户口去。” 

“忙什么哪？” 

“怎么不忙？一帮小子,一个比一个能吃。” 

崔桂花嘴里吱唔着,心里感叹:生了孩子,连两个钟头都没趴上,就爬

起来往街上跑!这个娘们的命也够苦的了。 

和乃平走进派出所。站在门口踌躇着,屋里的广播正在播送：“政

治工作是我们的生命线,是统率,是灵魂,是一切工作胜利的保证......” 

民警小徐坐在椅子上,闭着眼睛,不知是在听广播还是在闭目养神。 

和乃平站了一会儿,头有点晕,就壮了壮了胆子喊道：“老徐,” 

她想叫老徐比叫小徐好,这是对他的尊重。小徐撩开眼皮,看了她一

眼,心里很不高兴。前几天有人给他介绍对象,与姑娘见了一面。姑娘对

介绍人说：这人看上去面相太老。以后就再没和他相会。听到那女人又

叫了声“老徐,”就没好气地问：“什么事?” 

“我给小崽子落户口。”她递上出生证和户口本.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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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叫什么名字？” 

“曲有钱。” 

“不问外号,不问小名,问大名。” 

“小名叫小四,大名叫曲有钱。” 

“哈哈,有钱,这叫什么名字?” 

“我也觉得不对劲......是他爸给起的,他说穷了一辈子,就叫他曲有

钱吧......我也觉得不对劲。” 

“不对劲怎么不重起一个?” 

“我也不会起名。” 

电话铃响了,小徐拿起话筒问：“喂,你那里?啊,是司姐呀!什么?给我

介绍对象?好啊,先谢谢你了,你先等等.......” 

“曲有钱就曲有钱吧,我写上了.......我看你家是不是穷疯了?” 

和乃平不敢吱声,她耐心地等待着。办完户口,好去落粮食关系,捎带

买二十斤苞米面。     

 

第二章 

 

二十年之后的一个冬季。 

乌龙镇干冷干冷的,天空晴而不朗,灰兰的空间显得低矮。北风嗖嗖

肆虐,刀子一样割在行人的脸上。街上的缩着脖子,捂着棉帽或缠着围巾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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匆匆忙忙踏着雪地,雪地咔咔直响。人们嘴里呼出一团团的热气,白气被

冷风一吹,旋即消失,偷偷结成白霜,爬在他们的帽子,头巾,眉毛和胡子

上。 

惠长盛罩了一件兰色的大褂,躲在一付食商店肉床子后面,看小人书

《阿里巴巴》。他，看得非常投入,想入非非。他想乌龙山可能有宝。

我在山后大喊一声：“兔子开门。”于是山门大开,弄出一车金银财宝

来。因为是深夜,没有人发现。他已经把宝物藏在家里的地下室。他正

沉浸在美妙的幻想中,有人叫了一了声: 

“惠长盛！” 

惠长盛竟没有听见,所以他没抬头,仍然靠在暖气上,眼睛盯着小人

书。 

“惠长盛！”这次的喊声很大,声音熟悉而又很陌生。他放下小人

书,抬眼看去,有一张姜黄青白的脸,正对着他微笑。惠长盛见了,心里格登

一下,五腑六脏都翻了个个,张着嘴说不出话来。这人是他的同学曲有钱。

他放下小人书,前后看了看;肉案前有五七个人排队买肉。营业员赵姐,

抡着大刀吵吵喊喊地砍肉。十分雄壮。买肉卖肉的都没注意到他,他从

肉案子绕出来,小声对曲有钱说：“你先到对面新华书店等我。” 

见曲有钱走出商店,他脱去兰布大褂,摘去套袖,戴上皮面剪绒帽子,

慢腾腾地往外走。曲有钱的突然到来,好象猝不及防遇到一只硕大的蜘

蛛,让他慌乱、厌恶又十分恐惧。他万没想到曲有钱会到他商店来,也不

知道曲有钱找干什么?他极不情愿地去见他,却又不敢不去，三年之前.....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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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想到三年前的那件事,他就心惊肉跳!曲有钱被捕,一个人承担了全部

罪责,对他惠长盛只字不提,他在公安局若如实交待,就不会有今天的惠

长盛。我肯定和他一样,做三年囚犯。出来的时候,也是这个德行,象从棺

材弄出来的死人一样。 

怎么又让曲有钱去书店!两年前,若不是因为在书店看那书,也不会

上他的贼船,初中毕业,惠长盛无所事事,就经常到书店去。他从书架上拿

下那本《生理学》,一下就子翻到有插图的那页。也是个冬天,书店里有

暖气,看着看着惠长盛的头上汗津津的。猛地有人在背后拍了一掌。吓

得他唰地白了脸,不知是谁发现了自己的秘密,心跳着,脸又红得发起烧

来。不管是谁知道了,也是件极丢脸的事。当他怯怯地回过头来,看到的

却是好朋友曲有钱,正对他嘻嘻地笑。曲有钱夺过他手中的书,放进书架

里,对他神秘地挤挤眼,两个人走出去。曲有钱说：“书上画得再好,也是

假的,走,我领你看真的去。” 

“胡说,那里会看到真的?” 

“你就跟我走吧。” 

他们到了浴池,花两元钱买了两张盆汤票。两个人脱光了,却不洗澡。

曲有钱早已备好小刀,在三合板间的壁上,挖出个小洞,两个人就抢着看。

隔壁有个女的在洗澡。惠长盛第一次看到女人的裸体,有血有肉的洁白

肥嫩的裸体,一丝不挂。那湿漉漉的黑发,披落下来,衬托得身体更加洁白

光润。雾气中,优美的躯体不断扭动，他开始把眼珠向下移动,看到了,

看到了令人神魂颠倒的地方。他贪婪地看着,觉得自己身下的东西坚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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起来。正在这时,外面响起“砰砰”的敲门声,看塘子的老婆子破口大骂：

“洗燥的规矩点儿！少干偷鸡模狗勾当。谁家没有姊和妹？”吓得两个

人急忙穿上裤子,逃了出去。 

走在大街上,曲有钱问他：“你想不想干?” 

“想干哪,天天黑下都想!” 

“想干就得花钱.......我就干过！” 

为了弄钱,他俩就去干了那件事。 

此时此刻,从劳教所出来的曲有钱并不急于要见惠长盛。他没有去

书店,却站在一付食对面,仰脸看一付食的楼。他感到这楼非常亲切。在

劳教所里,就经常想念这座楼。他进去三年,家里没人去看他。唯有这座

楼曾经和劳教所联系在一起。代表他的家乡,令他思念。一次开大会批

判逃犯赵青峰。宣布他罪状时提到了乌龙市,提到了一付食,赵青峰越狱

逃跑,夜入乌龙,只身潜入一付食,偷走了好多钱。事发被捕,又押回去批斗

加刑。曲有钱站在街上看那楼,琢磨赵青峰是怎么上去的。他还要去五

金商店,还要去那小铺。整整三年,又回到了乌龙市。他必须看看这三个

地方。 

惠长盛看到曲有钱直眉愣眼盯着商店二楼。在大街上,一眼就看出

这人是从监狱出来的。他穿双张了嘴的破胶鞋。个子长高了,却穿着三

年前的旧棉袄,兰不兰,灰不灰,红不淤的。双手抄在袖筒里,腕子露在外面,

冻得通红,象半截胡萝卜。头戴一顶旧棉帽,帽耳朵耷拉着,象两只破鞋

垫。帽子没掩盖住剃光了的头,脸色黄瘦,嘴唇发白,眼睛看人怯怯的,却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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